
年 3 月 26 日，李桂科邀请广
东 省 汉 达 康 福 协 会 创 始 人
杨理合教授到疗养院考察。

杨理合教授看了山石屏小学后，愿
意为疗养院内和院外的麻风康复者
子 女 助 学 。 广 东 省 汉 达 康 福 协 会
秘 书长陈志强，云南省区域负责人
杨 振 美 医 生 、曾 庭 梅 总 监 多 次 到
山 石屏看望学生。2001 年到 2015 年
捐资助学院内、院外学生四十四人，
捐资十二万六千三百元。每学年小
学生三百至五百元，初中生五百至
八百元，高中生七百至一千元，大学
生贷款五千元。

爱真社区康复队成立于 2001 年，
由英国著名残疾预防专家、世界卫生
组织顾问宋爱真女士（Jean watson）
创办。2004 年 6 月 2 日，李桂科邀请
宋爱真女士到疗养院考察，宋爱真女士
愿意助学。2004 年到 2010 年，宋爱真
女士、常凤梅医生、司占杰主任多次到
疗养院看望学生，捐资助学院内、院外
学生九人，捐资三万一千元。每学年小
学生三百元、初中生六百元、高中生八
百元、大学生一千元。

2006 年 3 月 18 日 ，利 玛 窦 社 会
服 务中心九十三岁的陆毅神父来到
山石屏，愿意助学。到 2016 年助学十
三人，捐资六万一千四百元，每学年小
学三百元、初中六百元、高中一千元，大
学一千五百至两千元。2008年至 2014
年，时任洱源县副县长李桂瑞每年捐资
助学一千元。

2006年 10月 30日，邀请到林君瑾
慈善基金会汪颖老师到疗养院考察，
汪颖老师愿意助学。从2006年至2013
年，助学院内学生六人，院外学生四人，
捐资三万八千五百元，每学年高中生一
千元，大学生四千至六千元。

山石屏麻风康复者子女二十一
人获得助学，读大学七人（其中研究
生一人）、读中专一人、职高两人，回
家 疗 养 的 麻 风 康 复 者 子 女 助 学 四
十五人，有十四位读大学。其中有：
李润梅，就读红河学院本科；杜树飞，
重庆邮电大学，研究生；张润美，云南
师范大学，本科；廖海慧，新疆农业大
学，本科；宋荣坤，德宏职业学院，专
科；李润江，云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专科；李松平，云南国防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专科。

当年，李桂科医生说：“我的孩子跟
山石屏疗养院的孩子差不多，自己的孩
子在学校读书，看着院里这些小孩不能
读书，我感到很难过。疗养院最大的问
题就是子女上不了学，千苦万苦也不能
苦了孩子，如果孩子不能正常上学，孩
子们就走不出大山，疗养院的美好未来
就遥遥无期，这是疗养院最大的困难和
问题。”

李桂科说：“我一定要在山石屏疗
养院办一所小学。”

他已做到，而且将这所学校延伸至
中学、大学，乃至社会。

正如杜朝明所说：“山石屏所有的
年轻人都是李医生的孩子！”

第十三章 在泥淖中前行

康复者杜朝明说：“你要问我最难
忘的是哪件事，就是 1990 年中秋节的
沉船事件，那天，我们淹死了六个人。”

几乎每个康复者都会想起那次“沉
船事件”，很多人心有余悸，虽是老人，
提起那件事，他们都忍不住泪湿衣襟。

1990 年，山石屏麻风疗养院的患
者已全部治愈，对于麻风病患者而言，
应是皆大欢喜的年头，受尽麻风病折磨
的患者，从此可以过上正常人的日子。
可上苍似乎还嫌山石屏的苦难还不够。

这年的中秋节，本是阖家团圆之
日，却是山石屏麻风院建院以来最惨痛
的日子。

那天早晨，碧蓝的天上飘着绺绺
状如轻絮的浮云。秋日的黑潓江，像
条翻滚的黄龙，在峡谷间缓缓游动。
两岸皆是深绿的树木和赭色的岩石，
使得黑潓江峡谷更显静谧。时候虽是
中秋，天气依然很炎热。那天，山石屏
疗养院的康复者们乘船到对岸，在大
片的苞谷地里快乐地采摘丰收的喜
悦。他们边收苞谷边开着有咸有淡的
玩笑，有人唱起了热烈欢快的西山白
族情歌：

蜜蜂想花花想蜜
你也想我我想你
想到哪一天
老虎它想点苍山
金鱼它想洱海水
燕子它想青瓦房
我想小阿妹
这边男的唱完，那边女的又接

着唱：
你是高山脚底水
妹子口渴捧起喝
山高路又远
山再高来我也跨
路再远来我也走
只要哥哥你愿意
再远我也走
在欢悦的情歌对唱中，红日渐西

斜。带来的箩筐，已被饱满的苞谷棒
子装满。众人都想着回去与家人欢度
中秋节，便着急上火地往回赶。哪知
走到半路，暴雨如注，黑潓江猛涨，江
水如咆哮的蛟龙。原来的铁索桥被冲
垮后，渡船就成了山石屏与江东唯一
的联系。人们乘船过江，又乘船归来，
几十年相安无事，人们也习惯了，便也
不以为然。

渡船是山石屏疗养院的疗养员们
自己制造的，用的是西山的红栗木，工
艺精良，牢实可靠。船身长二丈八、宽
五尺五，高三尺，每四年换一艘，每年修
补一次。在 1966年至 1995年间，总共
换了六条船，修补了无数次。同时，在
黑潓江上架了溜索，江水大的时候靠溜
索运送粮食和生活用品，有时人也靠溜
索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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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头在心里盘桓了好几天，直到
昨夜才下了决心。闹钟定在六
点，实际五点半就醒了。其实哪

里是醒呢，压根不曾深睡，像有一根极
细的丝线在心上轻轻拉扯着，提醒着
那桩待办的事。天是沉沉的墨蓝，窗
外的大理古城还睡在巨大的静默里，
只有几声寥落的犬吠，隔着潮湿的空
气传来，闷闷的。我蹑着脚，推开门，
一股清冽的空气撞了满怀，人也一下
子醒了七八分。

骑着车子沿着 214 国道往南驶出
大理古城，途经一塔路、双鹤路行至龙
龛路口，过了红绿灯便沿着阳南溪一
路往东。路是沿着溪水走的，此刻却
还看不清水，只觉右手边空阔阔、黑蒙
蒙的一片，是那种能吸纳所有光线的、
温润的黑色。路上已有了同行的车，
一辆，两辆……汇成了一条沉默的、流
向东方的细流。都是去看日出的吗？
心里不免有些异样，仿佛原想独自品
尝的一颗糖果，忽然发现许多人手里
都捧着同样的盒子。

到达龙龛码头时，我微微吃了一

惊。栈道上、岸边石阶上，已是人影幢
幢。各样的口音在黎明的薄寒里飘荡
着，掺杂着兴奋的低语和快门按下的
模拟声响。他们大多年轻，三五成群，
裹着或红或白的鲜艳披肩，那应该是
昨夜在古城街市上买的吧。女孩们早
早举起了手机，屏幕的冷光映着她们
年轻而专注的脸。我突然有些局促，
像一个误入热闹宴会的宾客，手脚都
不知如何安放。这拥挤，这迫切的等
待，与我想象中那份清寂的、与天地独
对的庄严，相去何止万里。

天际线那边，墨色终于一丝丝地
褪去，化作了蟹壳青，又晕染开一片温
暾的鱼肚白。人群骚动起来，像是戏
台下的观众，知道名角要登场了。

这时，我看见了那些海鸥。它们
本静静地浮在远处的水面，是这宏大
舞台上安静的灰白色配角。不知是第
一缕金光触到了它们，还是人群里某
个突兀的声响惊扰了它们，忽然间，整
群海鸥“哗”的一声腾空而起。成千上
万的翅膀同时展开、拍打，搅动着愈来
愈亮的天光。它们并不远飞，只在人

群头顶盘旋，织成一张流动的、喧响的
网。鸣叫声清越而急促，盖过了底下
的人声。这突如其来的、蓬勃的生命
力，带着一丝野性的惊慌，竟将这精心
安排的“看日出”，撞开了一道真实的
缝隙。人们也惊呼起来，镜头纷纷上
扬，追逐着那些飞旋的影子。鸥鸟的
翔舞，像一段即兴的、热闹的开场锣
鼓，宣告着正剧的来临。

就在这鸥影与天光交织的纷乱
中，太阳出来了。并非轰轰烈烈地一
跃，而是试探地，先在东面苍山的剪影
之上，露出一抹极其浓郁、极其纯正的
暖红，像一滴硕大的、熔融的赤金。那
颜色，是任何颜料都调不出的，带着
一种初生的、近乎羞涩的温柔。然后，
那赤金便从容地、不可阻挡地漫溢开
来，将山峦的轮廓照出一道流动的金
边，又将满天的云扯成了千万片瑰丽
的、燃烧的鳞甲。最后，那光的王者才
将它完整的面目，浸入洱海这面无垠
的镜中。

霎时间，整个世界都静了一静。
先前的嘈杂，仿佛被这无边的金光吸

收、净化了。水面全然变了模样。那
已不是水，而是一整块被点亮的、颤动
的琉璃。光不再是自上而下的照射，
而是从水的深处，从亿万片细碎的鳞
波里，争先恐后地涌溢出来。跳荡着，
闪烁着，一直铺展到脚下。远一些，是
成片的、跃动的金箔；近一些，是晃眼
的、细密的银针。洱海醒了，它以一种
最铺张、最奢侈的方式，舒展着它沉睡
了一夜的身躯。那光甚至有了声音，
我仿佛能听见无数细碎的、清脆的叮
咚，是光粒子与水分子碰撞的密语。
我的眼被这浩大的富丽填满了，心却
奇异地空阔起来，空阔得仿佛能盛放
下这整片海的光。

就在这目眩神迷的静默里，身旁
清脆的“咔嚓”声又响了起来，一声接
着一声，密集如雨。我侧目望去，人们
又都埋首于自己的方寸屏幕了。他们
调整着角度，寻觅着鸥鸟飞过光轮的
那一刻；他们背对海天，展露最美的笑
颜，将太阳捏掐在指尖。那日出本身，
那宏大无声的演变，那光与色最细微
的颤动，倒仿佛成了背景，成了他们人

生剧场里一块随时可以更换的幕布。
人群渐渐散了，带着满意的笑容

和满满的相册，去奔赴下一处风景。
我独自留在原地，看着金光褪去，洱海
恢复了往日里沉静的碧蓝，像一场华
美的大戏落幕，只剩下寻常的、波光摇
曳的舞台。我忽然想起我的阿奶。她
也曾一天又一天在这样的清晨，背着一
只巨大的竹篓，沿着这海岸走去田里。
她会停下脚步，扶着腰，望一望东边的
天光吗？或许会的。但那日出对她而
言，不是风景，不是奇观，只是天亮了，
该起身劳作了。她的一生，便在这日升
月落、寒来暑往中，静静地流过去了，如
同这洱海的水，日日相似，又日日不同。

回 去 的 路 上 ，阳 光 已 有 些 灼 人
了。洱海在后车镜中，又是游人如织
的明媚模样。我一路呼吸带着水汽的
风，心里那根被牵了一早的丝线，此刻
终于松了，却落下一点沉甸甸的、温润
的东西。那不仅是日出的印象，更是
一种知觉的苏醒——关于故乡，关于
时间，也关于那被我们轻易遗落在身
后，却始终默然等待的、永恒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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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彦

愿以梅心守清欢
■ 毕李艳

冬时节，永平县博南镇花桥村那
株拥有 800 余年树龄的元梅迎
来怒放，清雅芳姿引得全国各地

的艺术家、研学团队与旅居者慕名而
来，共赴这场冬日雅集。

周日一大早，我和家人驱车前往，想
近距离感受元梅的风骨与清韵。走进
博南古道博物馆，元梅便撞入眼帘，正傲
然盛放于庭院之中。苍劲虬枝如龙蟠
曲、向天际舒展，满树繁花洁白似雪，清
雅梅香四下漫溢，惹得游人纷纷驻足观
赏、拍照留念。8岁的儿子仰着小脑袋，
满眼好奇地望着这株高大的古梅树，小
手指着枝头繁花轻声惊叹，稚嫩的欢喜
为这份冬日梅景添了几分鲜活。

我站在树旁看了一会儿，便和一位

正在写生的大爷聊了起来。他笔下的
元梅，枝干苍劲有力，花朵清雅脱俗，墨
色浓淡间，透着一股历经岁月的沉稳。

“年年都有人来画梅、来赏梅，大家都是
冲着梅树这份清新淡雅、高洁自持来
的。”大爷放下画笔，笑着感慨。

坐在元梅树旁的石凳上，阳光透过
枝丫洒下斑驳光影，落在儿子的身上。
他低头安静地拨弄着落在石凳上的花
瓣，不远处游人的轻声谈笑与梅香交
织，时光也仿佛慢了下来。我忽然明
白，原来“梅心”，从来都不是孤高自傲
的疏离，而是历经沧桑后仍坚守本心的
从容；“清欢”，也不是逃离尘世的孤寂，
而是在纷繁世事中守住内心澄澈的定
力。这株元代所植的梅花，恰似一位默

默坚守的老者，面对风雨侵蚀不弯腰，
遭遇磨难挫折不放弃，始终以坚韧的姿
态扎根大地，以纯粹的芬芳滋养人心。

暮色渐浓，寒意悄然添了几分，元
梅的暗香却愈发清冽醇厚。起身告别
时，我拾起一片落在肩头的花瓣，洁白
中透着淡淡粉晕，柔软却坚韧。回家的
路上，儿子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满心欢
喜地念叨着下次还要看梅花。看着他
雀跃的模样，再想起元梅八百多年的坚
守，我心底也多了一份笃定：我们又何
尝不能以梅为鉴，在日常的生活中，守
一份清简，持一份淡泊？愿以梅心守清
欢，于风雨中淬炼坚韧，于纷繁中守住
澄澈，在属于自己的时光里绽放独有的
芬芳。

隆

这

乡愁大理
字加华去东谷看梨花

连载􀃊􀁎􀁚

春天如约而至
不要拒绝春风
不要无视春花
走吧 去弥渡东谷
赴一场万亩梨花的盛宴
桃花妖娆 梨花如雪
满山满坡蜂飞蝶舞
梨花雨飘来清丽的词句
那是春天最美的诗

听一曲《小河淌水》
再唱几句《弥渡山歌》
你便是东谷的一朵梨花

携一缕春风 去东谷
看梨花飞雪
在“东方小夜曲”的轻柔里
在彝家酒歌的豪放中
不负春光不负你

杨纯柱初春
初春漫步洱海边
柳树枝条嫩绿
海风里轻轻起舞
蓝瓦瓦的洱海
仿佛是飘落
在苍山脚下的一片蓝天
阳光和煦
岁月静好
我心澄澈

张欣怡离别
再寻常不过的一个夏天
中午的太阳不热
温暖的走廊里回荡着清凉的风

调好的课件
迟到的时间
习以为常的等待后
你不辞而别

一如来时 我们未闻其名 未曾发觉
你曾说会挑一个午后
静静地带走所有回忆
未曾想 这瞬间恍若经年

这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午后
柜子里倒流的时间
收不到寄不出的蓝色玩偶
还有
我们没说再见

阿尼姑娘
初识在满是
星光的年纪

初识在满是星光的年纪
交换过多少少女的心事
藏着青涩 藏着欢喜
梦幻着对所有未知的期许

转眼 时光把故事写成了蜜语
你牵到了能呵护一生的人
找到了独属于你的安稳与甜蜜

我驱车千里 奔赴这场欢喜
只为目睹你
身披温柔 满眼笑意

愿你永远是记忆里那个爱笑的姑娘
往后日子
岁岁年年 温柔晴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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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是惊蛰，我漫不经心地骑行在
鹤庆县城东边的田间小路上，天
气由阴转晴，阳光露出了笑脸。

一阵阵微风吹过，带来了阵阵香味。我
沉浸于寒冬特有的花香中，身上的寒气
顿时消退。

也许是从小爱花的原因，注定要
与蜜蜂结缘。我顺着花香寻了去，不
一会，就到了小道的尽头，透过一道窄
窄的木门，看到一株粉粉的樱花，时值
盛开期，漂亮极了。我驻足而立，忘记
了自己是来骑行的。微风吹来，一片
片粉嫩的花瓣随风飞舞，若不是先前
看到整株的樱花，还以为又出现一种
新型蝴蝶呢！

原本只想与樱花结缘，殊不知，主
人悄然而至，见我爱花如痴的神情，执
意要送两枝樱花给我。我只好把自行

车前的篮子暂时当花篮，小心翼翼地骑
上车，怡然自乐地边赏花边骑行。

正当我独享樱花的色、香时，五只
蜜蜂出现在花枝上，开始采蜜，对我视而
不见。我加快骑行速度，谁知只有一只
蜜蜂理解我的用意，它在花朵上停驻片
刻，轻盈地拍动翅膀，振翅起航。本以为
少了一只，殊不知，不一会，它回来了，还
带了几个朋友。

恍忽中，我似在一片樱花林里，与
蜜蜂一起采蜜，赏花。蜜蜂们是我的好
朋友，我们一起从一片花丛飞到另一片
花丛，我们忘记了今天是惊蛰，忘记了
我们所在的狭小空间。一路上，蜜蜂们
飞走又飞回，它们和我一样，哼着小曲，
做着美梦，在这寒冷的冬日里，待在樱
花旁，尽享着沁人心脾的花香。我敬佩
樱花不惧寒冬而独自绽放的勇气，让像

我一样喜欢花的人不会因为冬天里其
他花的凋谢而感到寂寞。

突然间，只听得有人大声喊道：“哪
来这么漂亮的两枝花？”我来不及回答，
赶紧环视樱花，我的蜜蜂朋友们不见
了。我抬头一看已回到了县城的家门
口。我骑了多远，离开多久，不得而知？

我高兴地捧着花枝跑上四楼，爱人
见我开心的样子，赶紧接过花，插到花
瓶里，我围着花瓶上看、下看、左看、右
看。观赏的角度不同，樱花的颜色各
异。正面看到漂亮的花朵，背面看到樱
花的花萼镶嵌在美丽的花瓣中，像一条
美丽的花裙子在春风中飘扬。

过了一会儿，我下楼时无意间看
见，几朵散落的樱花躺在篮底，十分漂
亮，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芳香，真是让人
惊喜！原来人间处处都是美丽的风景。

与蜜蜂同行的时光
■ 刘桂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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